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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雷琨

　　“太累了，下一本做不动了！”
　　说这话的时候，郑璇有点脱力似的，把肩膀
靠在了咖啡厅的木头椅背上，流露出带点孩子
气的苦笑。在 3 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她始
终字正腔圆、肩平颈直，这是唯一一次，郑璇一
直温柔软糯的语气加重了些，保持端正的坐姿
短暂地“懈”了下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郑璇头顶着许多光环：
我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2018 年度“最美教
师”……但郑璇不想谈这些，本次采访的主题，
和郑璇感慨“太累了”的原因，都是她主编的这
套书———《中华手语大系（视听版）》（第一辑）。
　　“第一辑一共三个分册———‘手语说汉字’

‘手语读《论语》’‘手语诵唐诗’，选目都比较基
础，算是入门级别的读物。不少社会聋人的口语
和阅读能力不太高，但他们也有习得传统文化
的需求，希望我们这套书可以提供一个窗口，也
可以作为聋人学校的教辅读物，给听障的孩子
们多一种学习资源。”谈起出版这套书的目的，
郑璇讲得平静实在。
  但实际上，这不是个“小目标”。我国有
2700 多万听障人士，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要
靠手语交流表达、获取知识，而市面上针对这一
群体的手语书籍凤毛麟角，手语聋人的学习渠
道相当有限。郑璇曾经参与过高校听障生单考
单招试卷的出题工作，来考试的聋人都是高中
毕业生，但给“离离原上草”填下半句这种难度
的试题，答不出来的人不在少数。
  所以，通过《中华手语大系》，郑璇尝试着，
用文字介绍加手语视频的形式，为读者讲“一二
三”的甲骨文字形和日常用法；讲“学而时习之”
的意义和手语打法；讲“床前明月光”的意象与
韵律……这种尝试几乎是在填补一片空白。
  郑璇心里还存着更宏大的目标，希望手语
能摆脱“小众语言”的刻板印象，通过各种形式
拥抱主流文化，让聋人自自然然地用它，听人

（听力健全人的简称，也称为健听人）大大方方
地学它，让手语“出圈”，和其他语言一样，成为
平等表达和自由交流的工具。
　　本轮疫情之前，这套书、这个目标“牵”着郑
璇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几个地方来回跑，占
据了她去年大半的业余时间。为之忙碌的不止
她一个。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邰丽华、复旦大
学出版社编辑张雪莉、武汉大学文学院教师陈
练文、南京市聋人学校校长陈源清……都是《中
华手语大系》编创团队的成员，他们如手工匠人
一般，一字一句一韵脚，加上一个个手语动作，

“抠”出了最后的成果。
　　郑璇的描述让记者想起电影《编舟记》的情
节：一家出版社，几代编辑，一个个词条注释，

“磨”出一本词典《大渡海》。郑璇没看过这部电
影，自谦较之大部头的词典，他们造出的只是小
小的一叶舟楫，搭载人数有限的渡客。但既然要

“渡人”，那么无论“造大船”还是“雕小舟”，都得
对自己的手艺负责才行……

“蓝图”
　　《中华手语大系》源于郑璇和张雪莉之间一
通久违的电话。
　　同为复旦博士，又都是中文系学生，两人读
书时就是闺蜜。在张雪莉眼中，郑璇不是“残疾
人励志典范”，只是个善良又真诚的朋友，一个
浪漫又执着的文艺青年。郑璇痴迷舞蹈，张雪莉
是越剧小生，她们搭档演出，也一起看演出。张
雪莉觉得，对文学和舞蹈，郑璇带着近乎孩子气
的赤诚，“有点一根筋，她喜欢的作品就要拉你看
完，不看完不行，还想听你说好。”
　　博士毕业，郑璇在重庆师范大学开启了她
的特殊教育生涯，随后又登上北京师范大学的
讲台，把她的赤诚转移到聋人教育和手语研究
上。而张雪莉成为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一对搭
档各自登上全新的舞台。
　　时隔多年再联系上，张雪莉把一套传统文
化儿童读本作为礼物与闺蜜分享，看完后，郑璇
直言不讳：“这套书好深奥，选目就很深。”
　　“如果换你来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书，你会怎么做？”张雪莉问郑璇。
　　“如果让我来，”郑璇答，“我想给聋人孩子
做一套手语书。”放下电话，在郑璇脑海里盘旋
许久的那些设想再也关不住了：
　　如果做这套书，一定要有唐诗。
　　两岁那年，郑璇被高烧夺去听力，陷入助听
器也无法打碎的寂静。苦练唇语和发声之余，读
诗、写诗成了孤寂包围下的温柔出口。她喜欢《琵
琶行》，能背《长恨歌》，9 岁那年就有模有样地写
下咏萤的诗句：“转瞬不知何处去，星河深处觅踪
影。”萤火微小，却是无边夜色中的一点光亮，就
像诗词虽短，却是人生风浪间的一种慰藉。郑璇
渴望让更多听障孩子感受这种慰藉。
　　如果做这套书，一定要请专业的听障艺术

家来录制手语讲解视频。郑璇想起了她的湖北
老乡邰丽华。邰丽华是以“千手观音”一舞惊人
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郑璇在武汉大学读
研期间，经常和邰丽华聊舞蹈，也聊手语的艺
术表现力。
　　如果做这套书，一定要用聋人能够理解、接
受的手语打法，把中华传统文化的韵味准确地
表现出来。
  凭着扎实的语言学专业能力，郑璇很确定，

“手语有着人类自然语言所具有的全部潜力”。
只要功夫到家，汉字的历史底蕴、《论语》的哲学
思辨、唐诗的韵律意象，都可以用手语来诠释。
　　如果做这套书，一定要请聋人朋友来为手
语视频配音朗诵、画插图、完成音视频的后期制
作……
　　郑璇想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这套“不存
在”的手语书，成了她心头最放不下的事。老友
总是默契，郑璇放不下，张雪莉一样放不下。
　　“也许我们可以试试，先报个选题？”三个月
之后，张雪莉又联系上郑璇。尽管不懂手语，但她
相信郑璇的判断，也有编辑的情怀与直觉：出版
这套手语书是有意义的！选题通过后，由张雪莉
担任责编，《中华手语大系》和郑璇的那些“如
果”，拿到了“入场券”。

“选材”

　　张雪莉总结过她和郑璇在复旦的三年同窗
情：“与专业无关，与论文无关，与功利无关。”
　　从武汉到北京，从求学到教学，郑璇一路都
在结交和她同样纯粹的朋友。着手出书时，她首
先想到他们。
　　陈练文是郑璇在武大读研时的同学，如今
的武大文学院教师。在郑璇心目中，陈练文是担
纲选择汉字、解读字形字义，摘选《论语》篇目、
撰写译文等重要前期工作的不二人选。
　　唯一的问题是，一个语言学博士、名校老
师，肯不肯挤时间、花心思做一件“基础”到跟学
术成果不搭边的事。
　　“她跟我讲了手语书的设想，问我愿不愿意
参与。”接到郑璇的电话，陈练文爽快地答应了，
她丝毫不认为老同学的邀请是种“大材小用”。
　　在正式拿到出版社的“通行证”之前，两个
人已经开始商量应该选择哪些汉字、哪些《论
语》篇目。《论语》的选目工作是最先完成的。“陈
老师帮了好大的忙！”郑璇开心地告诉记者，陈
练文的专业和投入，帮她腾出了不少精力。
　　采访中，听闻老友的称赞，陈练文不愿居
功，说起选目的过程，她也描述得轻描淡写，但
实际上，每个步骤甚至每个句子单拎出来，都能
看见陈练文花的心思。
　　如果你在网上搜索“朽木不可雕也”的下半
句，弹出的结果多半是“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但
在陈练文交给郑璇的初稿里，拼音输入法默认
的“圬”，被换成了更生僻的“杇”。那是因为被她
选作底本的参考文献，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我国
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根据
杨先生的译注，杇是指一种泥工砌墙用的木把
工具，因此从木字旁更准确，至于“圬”，词典上
写着，它是“杇”的通假字。
　　那段时间，陈练文“不管白天晚上，只要不
上课，有空就做一点”，还是花了好几个月才磨
出两个分册的初稿。2021 年 4 月，郑璇回到复
旦大学探望师友，还特意带上已完成的一小部
分，交给张雪莉审看。
  读过“手语说汉字”分册的初稿，“较真”的责
编张雪莉建议郑璇联系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
究中心的专家，为字形解说多把一道关。郑璇犯难
了，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在学界享有声望，而

“我们这个书当时连出版费从哪儿来都还没解
决……”她可以找老同学帮忙，但怎么好意思请母

校的师长来做“志愿者”？
　　张雪莉理解郑璇的难处。《中华手语大
系》刚刚过了选题，人力、资金、手语研讨、合
作单位……悬而未决的具体环节一大堆，都需
要郑璇这个“第一主编”去张罗，她又是个对作
品质量要求极高的人。但张雪莉也坚持：“我们
都已经这么难了，再把难度提高一点又何妨？”
  她们心里都有群假想的读者，就是那些
刚开始用手语叩响传统文化宝库大门的孩
子，“将来有一天，他们长大了，学习更深入
了，发现自己一开始的理解有问题，然后举着
我们的书给老师，‘您看，这书上就是这么写
的！’”张雪莉描述起想象中的场景，语速都加
快了许多。“求教专家不丢人，如果误导了读
者，那才真是丢人！”想通了这一点，郑璇鼓起
勇气，小心翼翼地措辞，给刘钊教授写了一封
电子邮件。没过多久，她收到了回复。
　　回信中，刘钊教授谦和而坦率。他浏览了
初稿，发现了一些汉字解析上的问题，爽快地
答应等文稿彻底完成后再统一提意见。邮件
内容只有寥寥几行，但刘钊没忘了在信的开
头写下：“对您献身特殊教育事业的精神和贡
献表示钦佩和敬意。”
　　“刘老师真的很好！”说到这封信，郑璇一
遍遍重复。她表达能力很强，但聊起特别打动
她的人和事，反而会有种孩子般的词穷。
　　因为郑璇的执著和赤诚，来自各个相关
领域的专业人士，不计报酬地慨然应允，为尚
在雏形的“小舟”添块良材、加个零件。
　　邰丽华丝毫不介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郑
璇后面，欣然出任这套书的第二主编。在中国
残疾人特殊艺术指导中心的支持下，残疾人
艺术团的三位骨干演员——— 听障舞者郭家
聚、陈静和祝悦作为手语模特，录制《中华手
语大系》的讲解视频。
　　负责朗诵的“好声音”也找到了。他们分
别是“90 后”曹青莞和香港浸会大学的古代
文学系硕士吉映澄。曹青莞 3 岁失聪，但手
语、口语俱佳，2008 年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
上参与手语舞蹈的表演，2013 年又拿下《超
级演说家》的亚军。郑璇坚持力邀这两位听障
年轻人来“现声说法”，就是想证明：除了一般
意义上的“听”，聋人什么都能做到，包括通过
普通话一级甲等考试。
　　听障插画师、聋人群体里的手语高手、有
丰富聋人基础教育经验的编辑和顾问团
队……听到郑璇描绘的蓝图、了解到她心中
的抱负，志同道合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在

《中华手语大系》的开篇，所有人的名字一一
在列，排满了三页纸。

“谈钱”

　　“出一套手语书，谁会买呢？”尽管复旦大
学出版社尽力帮助郑璇压缩成本，但她依然
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资助方，才能覆盖编撰录
制、后期制作和出版发行环节的全部费用。很
多商业机构听完郑璇的介绍，从根儿上质疑
出书的必要性。
　　甚至连身边的一些聋人朋友也不理解她
对出这套书和推广手语的执着，“你不用手
语，口语也可以啊？”言下之意是，如果听障者
能靠口语交流，不用手语不是也挺好吗？
　　郑璇无奈却并不气恼，她笑着回忆说：

“我刚学的时候也一样，一边打手语一边故意
大声讲话，生怕别人以为我不会说话。”
　　对郑璇来说，从心理上彻底接受手语的
过程也是她逐渐认同自己聋人身份的过程。
对手语日趋深入的研究与理解，则让她与自
身的听力障碍彻底和解。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2700 多万聋人之

中，还有许多要靠手语“冲出孤岛、融入人
潮”，郑璇觉得，为之架桥编舟、开山铺路都有
必要，受再多质疑、碰再多钉子，依然必要。
　　屡战屡败的郑璇会打电话给张雪莉，且
商讨且“吐槽”。一筹莫展时，她们甚至开始琢
磨，要不俩人一起凑凑，自己把书出了？
　　好在前方有目标、后方有队友，最终，一家
公办特殊教育机构对郑璇用手语普及传统文
化的理念非常认同，决定为《中华手语大系》提
供资金支持。同时，郑璇当年在重庆共事过的
聋人朋友、教过的聋人学生，通过一家科技企
业，以不到市场价格一半的费用，承接了手语
视频的后期制作业务。

“手工”

　　回忆起寻找资助的过程，郑璇的语调有
些低沉。而一说到用手语译介唐诗，她的声音
还是不自觉地扬了上去，眼神也明显地亮了
起来。
　　“翻译肯定会丢失一些东西，我们这次

‘手语诵唐诗’部分选了 55 首诗，都是意象
比较具体的。很多表达抽象情感的作品，我们
只能割爱。但唐诗的韵味一定不能弄丢。”
　　从语言学上讲，手语有四大要素，手形、
方向、位置和运动，郑璇和她的团队也从这四
个要素出发，一点点地尝试如何用“手”捕捉
精妙的韵脚、复原动人的韵律。
　　最直观的，是以手形押韵。郑璇调整坐
姿，右手五指张开，比出一个数字 5 的基本
手势。“比如说这个 5 手形，它既可以表达

‘树’的意思，”郑璇把左手垫在右臂的手肘下
面，同时轻轻晃动右手手掌，五指模拟风中的
树叶，微微颤动，“也可以是迷雾。”她双手手
掌张开，在眼前晃动。“还可以是水波。”她把
右臂横在胸前往左边推，右手掌心向下。
　　在“手语诵唐诗”收录的 55 首作品里，
郑璇通过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把手语之妙

“玩”到了极致。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
中，云深不知处。”原诗 4 句 20 个字，全部
被转化为 5 手形及其变体——— 除了郑璇演
示过的（松）树和缭绕山间的云雾，它还可以
按在身前，代表身材矮小的童子；在原手形
的基础上弯曲五指，掌心向外，从耳边往前
推，就是询问的意思；两手都打出弯曲的 5
手形，抓住双肩前两根“隐形”的背带，又可
以指代那位背着竹筐上山采药的隐者师父；
最后双手摊开，表情迷茫地摇头耸肩，没有
手语基础的人也能看出来，那便是在说“不
知道”了。
　　手语押韵，本来就是罕有前例可供参考
的创造。用一个手形构成全诗，难度又在单纯
的押韵之上。郑璇告诉记者，“同手形诗”的创
意源于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
父”赵元任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写下的一篇
同音文———《施氏食狮史》。全文连同题目总
计一百余字，每个字的普通话发音都是 shi。

“我试了很多次，最后也只做出了这么一首
诗。”郑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其实这超出了

“以诗译诗”的范畴，“更类似于文字游戏”。
　　“但一个手形就可以完整再现一段情景，
这个非常有趣！”郑璇脸上流露出手艺人雕刻
出满意作品时的快乐。那段时间，郑璇但凡稍
有闲暇，她满脑子都是诗句和手形。
　　为了让这套书更好地服务于聋校师生，
郑璇联系了南京市聋人学校。这座创建于
1927 年的聋人学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
立特殊教育学校。“这是好事情啊。”校长陈源
清听着郑璇的介绍，连连点头。校方决定提供
师资和技术支持。

　　为保证译文的准确明了，南京聋校多次
组织一线教师、资深专家和社会聋人一起参
加研讨。讨论会的一张照片上，与会者坐成一
圈，原副校长朱菊玲留齐耳短发，穿一件靛蓝
色上衣，两只手各比出一个“山”手形，聚精会
神地与年轻教师一起琢磨手语动作。
　　“朱校长已经退休了，还专程赶回学校参
加研讨。”郑璇反复对记者说，她本该到南京
向这位可敬的聋人教育前辈道谢的。但那段
日子，她身在北京、事多人忙，始终没能成行。
　　郑璇还组建了一个小小的“手语指导
团”，对各分册的手语讲解进行斟酌和优化。
团队成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聋人教师，对一
句古文、一首唐诗的手语阐释，他们根据自身
理解各自给出打法，分头私信发给郑璇，再由
她优中选优、采撷精华，汇总出最佳的版本。
　　负责“手语读《论语》”分册手语定稿演示
的，是聋人教师杨凌。编辑过程中，她和郑璇一
遍遍地用视频形式交流打法，一本书做下来，
郑璇随手查了查网盘传输记录，惊讶地发现，

“我们光发视频文件，来来回回就有上千次！”

“试水”

　　 2021 年 8 月底，郑璇还扎在中国残疾
人艺术团的摄影棚里，南京聋校突然传来噩
耗，老校长朱菊玲因急病去世，“书还未面世，
编委会里的那个名字却已经要加上黑框”。
　　郑璇在朋友圈里发文悼念，那句未能宣之
于口的“谢谢”，成了她心底的痛，也成了她必
须把《中华手语大系》做好的一个重要理由。
　　同年 9 月，成书还没出来，曹青莞和吉
映澄还在录音室，循着古汉语的发音规律，录
制“手语诵唐诗”的朗诵音频；《中华手语大
系》预售的日子却已近在眼前，预售期之内必
须达成一定的销售数量。
　　郑璇和她的编辑团队面临着巨大压力：
做得再精心，手语展现得再美，手语书也很难
成为刚需。
　　“会有人来买吗？会有人点击预订吗？”张
雪莉说，她能感觉出来，对于这些问题，郑璇
和她一样，“没有信心，真的是没有信心”。
　　“冲销量”的三个月间，郑璇的状态又回
到了当初四处跟人“谈钱”的日子，艰难又必
须坚持。“预售到 800 本的时候，实在搞不动
了。”
　　给整个预售带来转机的，是郑璇的一位
聋人朋友。“他觉得书很实用，就做了两期推
荐视频。他的视频受众主要是依靠手语交流
的聋人，剩下的书一下子就卖出去了。”
　　因为严格的审校过程和精细的音视频后
期制作耽搁了一些时间，去年 12 月，《中华
手语大系》没能如期问世。
　　郑璇是个心重的人，她觉得是自己“效率
还不够高”，才延误了“工期”，有愧于读者。大
概也是出于自责，接受记者采访时，郑璇才会
负气似的，丢出那句“下一本做不动了”。
　　“她不会的。”张雪莉最了解自己的闺蜜，
如果她是一个能够轻言放弃、说不做就不做
的人，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郑璇了。
　　今年 1 月，走完最后的出版流程，录完
宣传视频，写完各种致敬、鸣谢文章，郑璇终
于陪《中华手语大系》走到了读者面前。
　　许是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攒在一起爆
发，这本书正式发售之后，一场重感冒让闲不
住的郑老师不得不“躺平”了小一个月，等她
再拿起手机，满屏都是朋友、学生、学者，甚至
陌生读者的“点赞”。
  “以后课上再讲古诗文，就有参考资料
了！”一位聋校老师发朋友圈说，配图是《中华
手语大系》的书影。
  5 月的全国助残日，一场面向听障者的
传统文化经典读书分享活动在武汉举行，推
荐阅读书目，也是《中华手语大系》。
　　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健听人朋友发来了她
家小女儿用“手语说汉字”挡着小脸，盘腿坐
在茶几上“看书”的照片。朋友告诉郑璇，女儿
也是听人，还不识字，但对“手语诵唐诗”的视
频很是痴迷，“整天循环播放《悯农》”。朋友因
此牢牢掌握了“辛苦”的手语打法。还跟郑璇
约好，等疫情缓解，要去旁听她在北师大开设
的、每次选课都爆满的手语课。
　　因为疫情，自从去年咖啡厅一别，记者没
能再当面采访到郑璇。有一件事，记者始终没
好意思问出口，“下一本手语书，真的不准备
出了吗？”直到不久前，记者收到来自郑璇的
图片和留言，她策划主编的儿童手语绘本和
创新手语课程都已具雏形。
　　“还是期待着手语‘出圈’吗？”记者问。
　　“期待呀，希望有更多人加入进来一起
做。”郑璇的回复后面，跟着一个露出一排大
白牙的笑脸。 （参与采写吴泽运、李思涵）

让听障孩子都能用手语读《论语》诵唐诗
《中 华 手 语 大 系 ( 视 听 版 )》主 编、我 国 首 位 聋 人 语 言 学 博 士 郑 璇 教 授 ：我 的 心 愿 是 让 手 语“出 圈”

▲我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郑璇。  受访者供图 ▲《中华手语大系（视听版）》（第一辑）。


